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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河来了共享单车
□ 张万林

昨州河市来了共享单车。 三千
辆，拜客公司投放的。 一时间，口口
相传，新闻播报，微信公众号疯转。
这成了州河城一件公众大事件。 还
不待我反应过来，儿子放学回家就
一声吼起，我今天骑共享单车回来
的。 噫？ 你的车呢？ 我有些诧异。 我是给儿
子配了单车的，那可是几百元的名车呢。 我
的车放在学校的。 他不无自得地说。 你有车
骑那做啥？ 你 OUT 了吧，老爸，这是时髦。

一时之间，州河城共享单车上路，成了
一道风景。 骑车的人无不洋洋自得，好像是
坐了豪车要显个摆样。 上班的，上学的都一
个样。没骑上的人站在一边看着他们一路过
去，指指点点。 然而，好景不长，第二天街面
就传出，有人乱放共享单车，有人破坏了扫
码，有人把车垫取走了，有人把单车放到自
家里去了……负面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大家
听了就很气愤，这州河人是啥素质？

儿子上高一了，一个高中生的素质如何
呢？ 我在指责别人时，也想到了他。 晚上回
家，我问儿子，你今天晚上骑的啥车回来？自
己的。为啥不骑共享单车了呢？我没抢到。还
要抢？老爸，你不知道，我们学校那些学生好
野哟。咋野的？他们把扫码破坏了，记住了密
码，车放到那里，你也扫不成，只有他自己可
以用。 这样的人多吗？ 多哟。 那你咋不这样
呢？ 我咋一定要这样呢？ 我以为人人都自觉
遵守规则，哪晓得———他没说下去。 那你昨
天中午骑回来的车放哪的，我放到我们院里
的。 你放院里也不对呀，我主要是想下午上
学时，要是被人家扫走了，我就得打车去了。
你这也不对嘛。 我总比那些破坏扫码的人
好，儿子还振振有词。 比起那些随意破坏扫
码的人，儿子确实要文明得多，但也不是说
他就做得好了。 他的私心也是明显的，就是
图自己方便。 我无法表扬儿子的文明举止，
却也无法去批评他。但，我还是跟儿子说，共
享单车，就是大家共同分享的，你方便了也
要大家方便，不能把这个当私有物。 儿子吃
着饭没有搭腔。 我想他也该明白这个道理
了，不用深说。过后几天，儿子一直骑着自己
的单车上下学，我也没再过问这事。

我本也想体验一下共享单车，但在我的
单位附近就看不到一辆共享单车。 走在路
上，你看到骑共享单车的人又不少，我就不
明白这些单车到底是放在哪里的呢，他们骑
行咋如此方便？ 没有共享单车骑，我还是搭
公交，中午吃伙食团，晚上下班走路回家。

一天早上，我刚下公交，一辆共享单车刹到
我面前。 耶？ 老向，你咋也骑这个？ 我有些不
解。 这个安逸呀。 你不开自己的车？ 骑这个
一举三得，既节约了我的油钱，还可以锻炼
身体，还不得堵车。那你天天都骑回去？我是
有了就骑一下， 中午我是放到自己门口的，
不是下午骑哪还有呢。 老向是单位同事，一
个五十多岁的人了， 本来有自己的轿车，单
位也是发了油补的。州河城只有这么大个圈
圈，上下班说远也不远，说近也不近，骑个单
车是最方便的。现在城市病，堵车是常态，单
车骑行绿色环保，是个好举措。 可三千辆共
享单车投放州河城，量还是小了。 如果都像
老向这样骑回家，我这个靠等骑的人怕是难
以共享到一次吧。

晚上听到州河城新闻，州河城的共享单
车有一千辆遭到破坏。 城管、交警和拜客公
司工作人员每天都要上街去各小区和居民
院内查找车辆。有些共享单车被开门市的人
放在自己门市内，有些放在居民院内，有些
车被人扔到垃圾箱边，有些车被人丢到了河
里，五花八门的事都有，破坏非常严重。 电
视、报纸、公众号等媒体一齐上阵，呼吁大家
要爱护共享单车，要州河城人文明使用共享
单车。 有几个公益志愿组织站出来了，发起
了公益志愿活动，号召大家参与进来，共同
维护共享单车， 提升州河城人的文明素质。
我觉得这个活动好。共享单车已检验了州河
城人的文明素质，让州河城人脸面尽失。 在
说到这一点时，我身边就有些人说，人家大
城市也是这个样。 我不以为然，人家文不文
明，那是人家的事，与你州河人的文明有何
干系？ 文明要从自身做起。 现在州河在创全
国文明卫生城市，这样的举动能成吗？

公益组织站出来了， 政府也不能坐等
了。宣传部、交警支队、城管局这些单位都站
出来了，他们走上街头，广泛宣传，纠正那些
不良行为，对蓄意破坏者，给予处理。我回家
跟儿子商量，你愿不愿意做一名共享单车志
愿者？愿意的话，我去给你报个名，你就在学
校去宣传如何？ 儿子说，公益组织已经进了
学校，还在他们班上宣传过了。 你们是如何
考虑的？ 我们班正在组织志愿宣传队，准备

上街去发传单呢？你参加了吗？我关
心地问道。参加了，我负责带三个同
学去小东门社区做宣传。好，这是好
事，老爸支持你。 我总算松了口气。
我们不是说自己有多高尚， 做一个
文明的城市人是每一个公民的自

觉，我儿能主动参与，这说明我们平常的文
明教育没有失策。

让我没想到的是， 我的高兴劲还没过，
就接到派出所电话，说我儿被打，要我去一
下。 我惊出了一身汗，心急火燎地赶到派出
所。 儿子与他的三个同学都在那里，儿子头
上有血，已做了包扎。三个同学，有两个是女
生，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伤。 还有两三个不明
身份的小年轻也在那里。儿子的班主任和校
长来了。 所长说，儿子在那里做宣传时，看到
这几个小年轻正在破坏扫码， 他们上去制
止，发生了抓扯。几个小年轻打了几个同学。
我是既气愤又心疼。真想上去掴那几个小年
轻一巴掌。 所长看到我那气愤样，生怕我动
粗，极力劝勉我。 他们把动手的两个人上了
铐子，也是很生气，骂这些人太无教养。正在
通知家里人来。 班主任是个女老师，她气得
脸通红。 我这些学生有个哪们样，你几个别
想脱干系。 校长把我跟所长拉到一边说，你
有个好儿子，我们感到高兴，请你放心，我们
学校不会坐视不管。 所长，你一定要好好收
拾一下这帮混蛋。 现在这个社会风气太坏
了，好人得不到伸张，这些坏蛋尽这样张扬，
咋得了？ 我还是止不了自己的义愤，走到几
个小年轻身边，你们能是不是?你们没人教
老子来教你。 所长连忙过来拉开了我。 小年
轻低着头不敢言语。

我赶紧去察看儿子的伤情。 所长说，他
们已带他到医院看了，只是皮外伤，没大事。
我小心地摸着儿子的伤处，疼吗？ 儿子摇摇
头，眼里满是委屈的泪水。 派出所里挤满了
人，声音也嘈杂。我坐等了一会儿，几个小年
轻的家长陆续赶来了。 所长对案情作了说
明， 宣布要对动手打人的两人拘留五天，几
个家长要对受伤学生负责赔偿和道歉。

那些家长的道歉， 我没心思听下去了。
站到门口我抽了一支烟。讲个文明就这么难
吗？ 做这个文明人就这么难吗？ 推进文明就
一定要付出代价吗？ 我很郁闷。

领着儿子回家，我不知如何安慰他。 走
了一段路，我回头问儿子，你后悔吗？ 儿子摇
摇头，没有开腔。 我也没再说话，一路默默地
跟儿子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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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的晨露还挂在粽叶尖上，
我们已列队在王家墩机场的跑道
边，等待登机。 那是壬戌年的端午
节， 我作为空军伞勤干部教导队
学员， 将从这里乘飞机飞临武汉
东湖， 完成一场特殊的水上跳伞
训练。

飞机爬升时，江城在机翼下铺
开它水做的经络。 长江如帛，东湖
如砚。 开阔秀丽的东湖，宛如一幅
尽显江山多娇的画卷，穿过烟波浩
渺的郭郑湖， 与错落有致的磨山、
南望山、鼓架山山水映衬，景景相
连，而郭郑湖上浮着的磨山，又恰
似一枚未及钤印的闲章。

当飞行高度降至八百米时，学
员中突然有人惊呼：“看，下面在赛
龙舟！ ”———原来烟波尽头，十几条
细长的龙舟正辟开水面，鼓声似乎
也隐约传来。

跳伞铃声嘀嘀响起的刹那，我
突然想起童年端午，妈妈总说那赛
龙舟是去打捞屈大夫的。 而今我们
这群从“雄鹰”腹中跃出的伞兵，倒像是另一种
打捞。

我们一个个快速地跃出舱门， 扑向东湖。
瞬间， 盛开的伞花犹如一朵朵祥云飘落而下。
当伞花降落到湖面的瞬间，世界突然寂静。 伞
绳缠住的光线里，行吟阁的飞檐挑着一角战国
时的天空。 后来才知道，那年端午恰逢屈原投
江第 2300 个祭日。 一个流传了两千多年的民
俗节，一个用艾草和雄黄酒标记的节日，因一
个诗人的纵身一跃，成了文明的刻痕，成为永
恒的纪念。

屈原生于公元前 340 年。 他曾是楚王室最
锋利的剑： 二十岁时便受到楚怀王的信任，任
左徒，主张变法强国；三闾大夫任上，联齐抗秦
的策论却刺痛了贵族的神经，谗言比秦军的箭
矢更早射中他， 致使他主持的变法之路受挫，
光明磊落的他不知防小人之心不可无的道理，
因而在官场上处处受到了排挤和打压。楚怀王
一味听信谗言，疏远屈原，甚至把他给放逐了。
偌大的楚国宫殿容不下屈原那清瘦的身躯，飘
逸的衣袖也容不下他热气腾腾的理想。在放逐
江南的路上，他把政志写成《离骚》，把忧思撕
成《天问》。

直到公元前 278 年， 秦将白起攻破郢都，
忧国忧民的屈原纵身一跃投入汨罗江，终于将
肉身铸成最后的诤谏。 很多年后，司马迁曾到
过汨罗江追悼屈原，写《史记》时，不遗余力地
将屈原放在“列传”中。 由此，在中华文明的史
册上留下了一个热血腾腾的背影和几卷酣畅
淋漓的长诗。

传说屈原投江后 ， 渔夫们划
起船只 ， 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躯
体 ，有位渔夫拿出饭团丢进江里 ，
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饭了 ， 就不会
去咬吃屈大夫的身体了 。 其妻邓
夫人 “每日投食于水以祭之 ”，后
来百姓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 ，遂
想出用楝树叶包饭 ， 外用彩丝系
之 ，发展成粽子。 此后 ，端午节这
个传统节日 ， 被屈原赋予了特殊
的意义 ，人们用包粽子 ，采艾叶 ，
龙舟竞渡来纪念他 ， 这位中国历
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

冲锋舟溅起的浪花打湿我身
上的伞训服时，龙舟已划过赛道的
终点 。 我们遥遥可见湖中有一楼
宇 ，三层飞檐 ，翠瓦覆顶 ，雄健俏
丽，颇富民族风格。 后来才知道那
是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行吟阁，是
为纪念屈原而修建的，它以其丰富
的文化内涵及秀丽的自然风光蜚
声中外，堪称东湖“楚文化”的点睛
之作。 多年后我重访东湖，在行吟

阁前长久驻足。
行吟阁的阁名取自于 《楚辞·渔父》 中的

“行吟泽畔”。 阁前矗立着屈原的全身塑像，高
冠长佩陆离之剑，细细瞅瞅，好像他的剑穗仍
在风中颤动，像未落定的判笔；他端庄凝重，那
昂首视天 ，举步欲行之姿，似在向天地 、向山
川、向星月发出叩问，掷地有声，忧思绵长，宛
如一湾悠悠东湖水。 我忽发奇想，当年我们从
云端跳入湖中的轨迹，与他沉江的弧线，原是
同一种抗争的镜像———他沉入江水，是为了唤
醒沉睡的国魂；我们跃向水中，是为了练就守
护祖国山河的本领……

阁前有孩子正在背诵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童音清亮。 少年时的我也曾
认真背诵过《离骚》，373 句诗，实难背熟，唯有
这句诗烂熟于心。 当年老师对我们说，这不仅
是一句诗，更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精神力量。
后来跳伞时教官说过“离地八百米，才能看见
大地真实轮廓。 ”而屈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告
诉我们———唯有高于生活，才能忠于生活。
离开行吟阁时，我从卖粽子的老太太那里买了
一串粽子，大约有五个。 老太太说：“尝尝今年
的新米。 ”

轻轻剥开芦叶包裹的粽子，里面还裹着一
颗红枣，像一滴凝结了千年的血。 抬头见晚霞
满天， 总恍若看见当年伞花与龙舟交错的画
面，还有一首从未沉没的长诗。 或许，屈原的
“求索”从未止息———它藏在司马迁的竹简里，
藏在文天祥的丹心中，也藏在我们每次跃出机
舱的勇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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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 雨
□ 陈维刚

盛夏的天气说变就变，一抹乌云正悄无
声息地从远方滚压过来，当空烈日泛起了惨
淡的白光，风在耳边轻轻地刮过，鸟儿在炙
热的风中仓皇地扑腾。 看来，暴风雨马上就
要来了。

我腋下夹着一本书，在乡间机耕道上急
促地前行着，企望在暴风雨来临之前，能找
到一块可以避避雨的地方。

没过多久，大片大片的乌云从四面八方
向我奔涌而来。须臾间，太阳没进了云端，视
野所及，灰暗如夜。道道闪电从乌云间划过，
隆隆雷声在云层里炸开。 一阵阵狂风扑面，
尘埃和树叶漫天飞舞，地上的热气灌进了我
的裤管。

远近的人们都在奔跑着，很快便隐入了
附近的院落。 仰首望天，黑云压顶；举目四
顾，天地间除我以外，仿佛已再无人迹。

完了！ 我心里暗暗叫苦。 置身这人地两
疏的尴尬境地，我已无处闪避，势将躲不掉
这场暴雨的摧残。

我心有不甘，不假思索地冲进路边的竹
林，正自彷徨无计，突然听见一声呼喊：“快
进来避避雨吧。 ”

我循声望去，原来林子近旁正好有一户
人家，声音便是从这户人家半开半掩的院门
里传出来的。

是在叫我吗？ 我东张西望，林间并无他
人，再往木板门里一瞅，只见一个中年男子
站在院坝中央，正热切地注视着我。“快进来
吧。 ”四目相对之际，那人急忙向我招手。 我
还犹豫着，雨点已拍击到我的额上。 无暇多
想，我赶紧推门而入，刚刚穿过院坝走到屋
檐下， 豆大的雨滴便已密密实实地砸落下
来，雨点瞬间连成了线，线又迅捷织成了透
亮的雨帘。 雨帘一泻到地，很快就在院坝里
汇成了咕咕水流。

“啧啧，好险！”那人咂了咂舌，递过一根
矮凳让我坐下说道，“你这娃娃，咋不晓得找
个地方避避雨呢？ ”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拘谨地冲他笑了
笑。看样子这人大概四五十岁，瘦高个，穿一
件皱皱巴巴的灰白汗衫， 头发有些花白，脸
颊瘦削柔和，目光平淡亲切。

跟普通的农家小户一样，这家人的住宅
也是麦草盖顶的土坯房子， 土墙未经粉刷，
大大小小的鹅卵石裸露在并不光洁的暗黄
墙壁上，几只野蜂在土墙上的蜂眼口徘徊起
舞。阶沿和院坝也是泥土夯就，雨水一冲，裹
挟着麦秸和腐叶的浊流便汹涌地冲向门外。
雨帘卷到阶沿上，来不及浸入泥土，迅捷漩
成一个脸盆大的水洼。

“你家在哪儿呀？”大概是为了打破沉闷
的气氛，那人问我。

我告诉他我是个中学生，喜欢边走边看
书，每到周末，我都会抱一本书四处瞎溜达。
我的家就在前面，走得快的话，大概一个小
时就到了。 今天运气不好，出门就遇暴雨。

“嗨，你可真用功！ 我们家那混球，这会
儿还不知疯到哪儿去了呢。 ”那男子把目光
停留在我的身上，笑眯眯地补充道，“我儿子
跟你大小差不多。 ”

我有些汗颜，暗叫一声惭愧，不露声色
地把厚厚的<<水浒传>塞进了衣衫里。

不知过了多久，风住了，雨也渐渐小了
些，我起身告辞，男主人伸手一拦说道：“走
啥咧，没见天上还黑沉沉的吗？ 大雨马上又
要来了。 ”又扭头冲里屋喊道，“娃他妈，晚饭
弄熟没有？ ”一个腰上扎着围裙的中年妇女
闻声走了出来， 身上散发着一股面粉的味
道。 女人一边在围裙上擦拭着双手，一边笑
吟吟地对我说道：“馒头就快蒸好了，吃了晚
饭再走不迟。 ”看来女主人早就注意到我这
个不速之客了。

我正扭捏着，大雨果然又哗哗地倾泻下
来。 我只得再次坐下，焦躁地看着雨滴在院
坝里砸起一朵朵晶莹的水花。好在这下半场
的暴雨来势汹汹，去却匆匆，没下多久就偃
旗息鼓了。

我确定我该走了， 于是我再次起身告
辞。男主人见我归心似箭，抬头看了看天色，
笑而不语，女主人用一根筷子串起两个热气
腾腾的馒头，硬塞到了我的手上。

日近黄昏，天空却一片湛蓝，空气像滤
过似的，格外清新。 走在刚刚被暴雨洗涤过
的乡间小路上， 一阵阵稻禾的清香迎面扑
来。啃一口馒头，再回头望望，我把香甜和温
馨装进心里······

我天性喜静，每当闲来无事，我依然会
怀揣一本书，或徜徉山间，或徘徊滩涂。 累
了，树荫下坐坐；渴了，掬一捧溪水。 我也无
数次经过那熟悉并且亲切的村落，走过那镶
满我足印的乡间小路。每一次走到我曾经避
过雨的这家人门前，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往里
瞄瞄。 即便什么也看不见，我心里依然会感
到如沐春风。

不知过了多少个寒来暑往，这家人门前
的碎石路变成了光洁的水泥路。也不知是几
回花开花落， 我曾经栖身其下的竹林消失
了，土围墙也被推倒了，平顺宽阔的院坝与
外面的水泥路不着痕迹地连成了一片。 不

久，低矮的麦秸土坯房也被拆除了，取而代
之的青砖绿瓦敞亮地展示在路人面前。新房
子的四周还栽上了银杏树，炎夏，翠绿掩映
明窗；秋凉，杏叶染黄院落。 渐渐地，银杏树
高过了房顶，青砖绿瓦便又隐没于令人沉醉
的幽静之中。

那一次我外出营生，跨黄河，走戈壁，漫
步在蓝天白云下，不免隐隐惆怅，对温润家
乡，思念日盛。 经年归来，未及荡去尘埃，便
又急切切再走老路径。 我惊讶地发现，这家
人的小瓦房又给掀掉了，一栋玲珑别致的小
洋楼在老屋基上拔地而起。要不是熟悉的路
径和看惯了的银杏树，我简直怀疑自己走错
了地方。

每一回看到这家人的变化，我都由衷地
为他们高兴。 我常想，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仅凭他们对我这样一个陌生人发乎天性的
寻常善举，就足以印证他们深入骨髓的朴实
和厚道。 该让他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又是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当我还是像
往常一样路过这家人的时候，曾经的尴尬际
遇再一次光顾了我。 电闪雷鸣间，尘埃钻进
了我的眼睑，狂风掀起了我的衣衫。 容不得
半点犹豫， 我不假思索地就往这家人走去。
刚刚走到银杏树下，雨点已随风灌进颈脖。

“快进屋来避雨吧。 ”又是那声熟悉的召
唤。 我抬头一看，是男主人站在客厅门口向
我招手，我乐了，大踏步跨进客厅。

“又来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对男主人拱
手说道。 时光不老，面貌依旧，男主人瘦削的
脸颊和柔和的鱼尾纹依然让人感到暖心。

“又来？ 你来过我们家吗？ ”男主人一脸
茫然，一边递烟一边笑着问我，我摆手谢过，
答道：“上次在你们家避雨，我还吃过你们家
的馒头呢。 ”见男主人一头雾水，我又补充
道，“你们家还是茅草房的时候，你忘了？ ”

“嗨，住茅草房的时候我还小呢。 四十年
前的事了，谁还记得那么清楚？ ”

我一拍脑门， 暗笑自己糊涂。 光阴荏
苒 ，岁月蹉跎 ，连我都早已浮生过半 ，眼前
这人自非往昔之人。 再仔细瞅瞅，我差点笑
出声来。 这人不仅语气神态像极了男主人，
就连身段举止也如同男主人翻版。 当年男
主人口中那个跟我年岁差不多的儿子 ，当
属此人也！

我赶紧问道：“你父母双亲呢？ ”
“喏，墙上呢。 两老已去世好几年了。 ”
我心里一沉，忙往墙上看去，两位白发

苍苍的老人镶嵌在两个黑色的宽边相框里。
老太太抿嘴含笑，老爷子庄重慈祥，都似喜
似嗔地注视着我。

我顿觉胸口堵塞，欲语无言，赶紧趋步
上前，深深一揖······

午 后 阳 光
□ 颜旭兰

理县红石滩， 据说是一种橘色藻类附着
在石头表面，呈鲜红色，阳光下红石滩更是一
种难得的自然奇观。 很多人为这片红石停驻，
搭起帐篷，就在梭罗沟旁尽情地玩，赏大自然
之景。 红石上的红我已经替大家摸过了，不会
掉色，哈哈，看到这般稀奇之物，我总是忍不
住动手，幸好是常年袒露于河滩的红石，其他
更为精贵的自然之物， 是需要克制这种好奇
心的，只能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河滩的树木不同于平原树木那么滋润和
高大，有很多大片大片的绿叶，总是细细的干
练，枝条更是精瘦，但是有力，细翠的绿叶在
阳光下，泛光，你会觉得它们很喜欢阳光，每
一片叶子翩翩飞舞，争相与阳光合力拥抱。 在
寒冷的季节里停留太久，在这里，阳光是大自
然的圣物，更显得突出，树上挂着柳絮状的松
萝，飘飘摇摇，那是高原才有的特殊物种，也
奋力于阳光下吸取养分。 很多的灌木，枝条从
根部开始发散，直冲蓝天，暂时还没有发出绿
色的嫩芽，像干枯着，如岩石的颜色，可你能
感受到它们坚韧的生命力。

雪山更是阳光下的一道美景， 也是最耀
眼的，它于大山缺口露出脸来，棱角分明，晶
莹的白，在蓝天里与云朵相连，你会猛然分不
清，雪山在天上，还是云朵坠入雪山，都衬着
天空的蓝，白得更加分明，很多作诗词的大咖
已经赞美过这样的美， 用文字写进了雪山的
灵魂。 没有看到鹰和经幡，仿佛是一种缺失。
暴晒的太阳里，热，在树荫下，如入空调房一
样，凉凉的。 来这里，应该备上冬夏两种极端
天气的衣服，如果穿着短袖进去，到了夜里就
知道大山的怀抱其实是异常寒冷的。 雪山看
一天都是不够的，总以为在慢慢溶蚀的雪，在
肉眼里一点也见不着， 只有山巅一道道银白
的水流告诉你，雪在悄悄地抹泪。 经过小路的
时候，路旁还有雪，结成乌黑的饼，码得高高
的，一看就是人类的“杰作”，脚下正在细细流
出水来，也是乌黑的。

蓝天白云和雪山， 如果没有一条汇聚灵
气的河流，就是大自然的败笔。 当然没有出现
这种情况，沿路都是河流，清澈的河水，汩汩
流动，高原便有了血脉。 那些初生的河流是雪
山的宠儿，东突西撞，遇到岩石坡坎也无惧，

千万条溪流汇合一起，重重突围，开拓出一条
像模像样的路。 某处垭口的地方，水流忽然学
会了诵经般的迂回，在大石头处兜兜转转，好
像转经筒一般，旋转至永生。 我们发现这块地
方特别适合露营，有着天然屏障挡风，开阔又
平坦。 可是人的吃喝拉撒总是让神仙也觉得
困扰，只能暂时歇息，不可久留。

正午的阳光直直地倾泻至河里，冰凉的
河水 ，包裹上一层薄薄的暖衣 ，孩童们欢天
喜地地跳进水中 ，待不了多久 ，又蹦蹦跳跳
上岸来， 个个惊呼，“水太冰啦”。 这样的时
刻 ，怎能少得了我的参与 ，踩过乱石 ，下河
去， 掬起一捧水来看倒映在里面的雪山，像
吮吸母乳的幼儿望着母亲。

没有看到成群的牦牛在暮色苍茫中 ，去
河边饮水的画面 ，有点可惜 ，它们是不怕寒
冷的。 慵懒地甩着尾巴，饮用着大山里富含
矿物质的水源，形成壮实身体不可或缺的部
分 ，因为水源和地理环境 ，牦牛成了高原的
又一宝贝。

去年的深秋，理小路成了网红，很多人莫
名赶来拍五彩的枫林，拍出了很多大片。 今年
的秋天，我也要去凑个热闹，理小路之行一定
要列入计划中，天然的美景不容错过，那是大
地与天之间深藏的秘境之地， 绵延的大山会
告诉你， 大气磅礴和细婉佳秀融入的妙处在
哪里，是蜕变、转化和升腾的另一种意境。

回去的路选择了从达维镇翻巴朗山，在这
里，又见到大自然不一样的奇观，雾。 正在感
叹，今天天气特好，能看到隐没的山巅，巍巍
山巅呈现墨绿的景色，显出青壮年的稳当。 可
是走过 7954 米的巴朗山隧道的出口， 我们就
惊讶了，白茫茫的雾遮住了山体，连悬崖也被
填没，像走在天宫，绒绒的白雾绕着，神仙眷
侣般荡漾，心情不是走不动路的不快，而是欣
喜。 山间的雾，我们常常是仰望着，何尝想过
行走其间，缓缓下山到半山腰，山峰又开始露
出原形，树木又开始慢慢清晰，反倒有着满满
的遗憾。 可是这是两车道的山路， 你必须得
走，不走，后面有车赶着你走。 好想在山里住
上几晚，好好感受大山的力量和柔情。


